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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县汉阙”的那些事
□罗学闰

反“三路围攻”的胜利

空山镇位于通江县北部高
山地带，平均海拔约1350米。
镇名源于当地一处历来缺水的
喀斯特盆地空山坝，该地貌由
长期的地表水与地下水溶蚀作
用塑造而成。大自然的鬼斧神
工，在此雕琢出面积约13平方
公里的“空山天盆”，四周环绕
着137座秀美峰峦。这片静谧
秀美的土地，90年前见证了一
场决定川陕苏区生死存亡的激
烈战役。

空山镇地处川陕边界，地
势险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
地。1933年5月，红四方面军
采取“收紧阵地、诱敌深入”
的作战方针，将敌主力牵制至
此。红四方面军总部在此召开
会议，部署大反攻。这是关系
红军命运的关键之战，不仅决
定红军能否在川北站稳脚跟，
更关乎川陕革命根据地能否成
功创建，史称“空山决战”“空
山战役”。因其对稳定川陕革命
根据地具有奠基性意义，被誉
为川陕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
“立足之战”与“转折之战”。

□文/图 冉奎

通江县空山镇中坝村空山战役遗址。

汉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地面建
筑物，被誉为“石质汉书”。六处七
尊渠县汉阙占全国现存汉阙的四分
之一，获得“中国汉阙之乡”称号
当之无愧。由于工作原因，我多次
瞻仰汉阙，聆听文博人员的解说，
逐步拓展和深化对“渠县汉阙”的
认识与理解，也解开了一些疑团。

“学术活动”聚焦。2009年5月9
日，中国文物学会组织了一支由罗
哲文、楼庆西、汤池等六位国家级
专家组成的考察评估组，专程实地
考察渠县汉阙。5月31日，中国文物
学 会 正 式 授 予 渠 县 “ 中 国 汉 阙 之
乡”称号。时年 85 岁高龄的罗哲文
老先生，亲赐墨宝并赋诗一首：汉
阙之乡不误传，亭亭兀立望中看。
建史编年书前列，古建排行第一班。

2023 年 9 月 27 日至 30 日，中国
秦汉史研究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在渠县举办“汉阙与秦汉文明
学术研讨会”，王子今领衔，汇聚了
国内考古学、历史学的 30 余位顶尖
专家，出版了 《汉阙与秦汉文明学
术研讨会论文集》。2024 年 4 月，渠
县联合四川省考古研究院成立“城
坝遗址工作站”，并再次举办“汉阙
与秦汉文明学术研讨会”。

“世界目光”关注。1939 年，中
国 建 筑 学 的 奠 基 人 梁 思 成 来 到 渠
县，在土溪镇的古驿道旁见到了一
座简朴的石阙。他在考察笔记中写
道：“简洁秀拔，曼约寡俦，为汉阙
中唯一逸品。那座阙，叫冯焕阙。”
我没想到的是，其实渠县汉阙早已
引起西方关注。

1914年2月，一支法国探险队从
北京启程，开始了为期八个月的中
国西部考察，领队名叫色伽兰 （也
作谢阁兰）。1914 年 4 月，这位来华
的传教士，行进在渠县土溪到岩峰
的古驿道上。1923 年，色伽兰在法
国出版 《中国西部考古记》。他描述
冯焕阙：为极优美之建物，装饰极
简，整石刻成。他说沈府君阙上的
雕刻：一只张牙舞爪的青龙口衔玉
璧下的绶带，直冲云霄，朱雀翩翩
起舞。他首次将汉阙照片向世界公
布，欧洲人大为惊奇：没想到在古
老的东方居然保存着两千多年前的
汉代建筑。1930 年，这本书由商务
印书馆在中国出版；1937 年，梁思
成与陈明达专程到渠县考察汉阙。
某种意义上，正是色伽兰的发现，
引来了梁思成的脚步，也正是梁思
成的研究，引来了其得意门生罗哲
文的现场考察并赋诗。

2020 年，色伽兰与同伴合著的
《汉代墓葬艺术》 首部中译本由文物
出版社出版，书中专设“墓阙：渠
县的墓阙群”。那些他当年拍下的黑
白照片，如今成了研究汉阙最珍贵
的早期影像资料。

1956 年，赵家村东无铭阙、赵
家村西无铭阙、蒲家湾无铭阙、王
家坪无铭阙率先名列四川省人民政
府公布的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1961
年，冯焕阙、沈府君阙 （有名阙）
首次与长城、故宫一起跻身第一批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渠县
汉阙首次获得国家层面的最高文物
认 定 。 2001 年 ， 六 处 汉 阙 合 并 为

“渠县汉阙”，名列第五批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六处七尊汉阙”的
实体和“中国汉阙之乡”的称号，
已经成为“阙里賨都·福美渠县”
最深厚、最响亮的文化名片。

“无铭汉阙”释疑。渠县六处七
尊汉阙中，有铭者仅有两座，无铭
者竟达四座，这个比例让人感到困
惑。除了冯焕阙、沈府君阙建于东
汉中期，其他四座无铭阙的建造年
代可能晚至东汉末年乃至西晋。

为什么不刻铭文？据渠县文物保
护和利用中心解释，这些无铭阙的
主人，很可能是在东汉末年天下大
乱时“逾制”建阙的乡绅。他们的
身份本不够格立阙，但趁着中央朝
廷自顾不暇，偷偷给逝去的亲人建
了阙，以此彰显孝道、自证财富地
位。但担心追究责任，没敢在阙身
刻上标记墓主人身份的铭文。

有意思的是，无铭阙上的雕刻，
往往比有铭阙更繁复精美。据 《中
国汉阙全集》 记载，王家坪无铭阙
刻有“荆轲刺秦图”，沈府君阙和蒲
家湾无铭阙刻有“董永侍父图”，这
在四川石刻画像中“绝无仅有”。既
然不能用文字说“我是谁”，那就用
图像说“我希望成为谁”。

2:4 这个比例，本身就是一部东
汉社会的兴衰史。汉阙，是国家礼
制建筑。有铭阙 （冯焕、沈府君）
建 于 东 汉 中 期 ， 朝 廷 还 有 能 力 管
控，立阙者须有真实身份。无铭阙
（四处） 建于东汉中晚期至西晋，朝
廷自顾不暇，民间开始“逾制”。国
家 稳 定 时 ， 立 阙 的 人 少 ， 但 敢 留

名；国家动荡时，立阙的人多，但
不敢留名。

“东西格局”辨析。城坝遗址在
渠江东岸，渠县汉阙在渠江西岸。
其中的奥妙在哪里呢？按照“东属
阳西属阴、南属阳北属阴”判断，
城坝遗址地处渠江东岸属阳，所以
用来建设城市。这座初建于秦汉的
县城，从公元前 314 年至公元 522
年，历为宕渠县、宕渠郡治所，前
后延续八百余年，是川东的政治、
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也是賨国
古都所在。西岸属阴，可以用来设
置 高 门 大 族 的 墓 葬 区 。 于 是 汉 阙
群，散落在不到 10 公里的“古驿
道”旁。为什么城在东岸，阙在西
岸 ？ 答 案 就 在 这 里 ： 日 出 东 方 为
阳，日落西山为阴；生者向阳，死
者归阴。东岸是活人聚居的城郭，
西岸是死者安葬的陵区。

“半启门图”真相。汉阙上有许
多雕刻，车马出行、宴饮百戏、荆
轲刺秦、董永侍父、玉兔捣药、仙
女乘龙……琳琅满目，几乎把汉代人
所能想到的一切吉祥图案都刻了上
去。但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
所有这些刻图里的人物，墓主、驭
手、骑吏、武士、历史英雄，几乎
全是男性，只有一处例外：那扇半
开的门。

这幅图像，学名叫“半启门图”
或“妇人启门图”。考古学者罗二虎
先生指出，川渝地区发现的 22 处此
类图像，除个别为男性外，其余都
是年轻女性形象。门里探出半个身
子的，永远是女子。为什么必须是女
子？因为门里是另一个世界。汉代升
仙信仰的核心是西王母，她居昆仑之
西，掌管不死之药，是通往另一个世
界的最高主宰。她的使者自然多为女
性形象。那扇半开的门，就是“天
门”或“魂门”，是灵魂进入另一个
世界的入口。门里的女子，是在迎候
那个即将跨过门槛的灵魂。

汉阙上所有刻图都是男性，因为
那是人间的、阳界的、墓主在世功业
的记录；只有半启门内是女性，因为
那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入口，是阴界
的、仙界的、接引升天的使者。

“四方位神”颠倒。说到渠县汉
阙都刻有四个“方位神”，能看全的
只有“沈府君阙”（双阙幸存者）。
如果按照“左青龙、右白虎、上朱
雀、下玄武”这个“口诀”来看，
总觉得“刻反了”。

这不是刻反了，是因为汉代人的
方位观和我们不同。今天看地图，
上 北 下 南 左 西 右 东 ， 是 “ 面 北 背
南 ” 的 视 角 。 但 汉 代 人 布 置 神 祇
时，用的是“面南背北”，仰观天
文。《礼记·曲礼上》 说得很清楚：

“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
白虎”。古代习俗上，青龙、朱雀、
白 虎 、 玄 武 分 别 代 表 着 东 、 南 、
西 、 北 四 个 方 位 。 左 为 东 ， 右 为
西，前为南，后为北。渠县汉阙均
是墓阙，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神
道”。它用的不是活人世界的方位，
而是阴间世界的方位。所以阙的左
侧刻青龙、右侧刻白虎，上面刻朱
雀 、 下 面 刻 玄 武 。 汉 人 用 这 种 方
式，让两个世界各得其位。

“冯绲之阙”有否。究竟有没有
冯 绲 阙 ？《渠 县 志》 说 “ 在 双 石
关”，《大竹县志》 说“汉车骑将军
冯绲墓，在县北五里许古賨城下，
有双石阙”。但是，现代人都没有寻
找到“蛛丝马迹”。宕渠县的冯绲，
作为彪炳史册、功勋卓著的东汉名
将 ， 是 最 该 立 阙 的 却 选 择 了 “ 不
立”。南宋洪适 《隶释》 卷七 《车骑
将军冯绲碑》 记载了他的遗令：“将
军体清守约，既来归葬，遗令：赍
取藏形而已，不造祠堂，可谓履真
者矣。”《后汉书·冯绲传》 也记载
了一条线索：平定荆南后，冯绲曾
在江陵刻石纪功。监军使者张敞秉
承宦官旨意，弹劾他“辄于江陵刻
石纪功”，请下吏案理。虽然最终未
治罪，但紧接着就因为“军还盗贼
复发”被免官。一个被“刻石”害
过的人，临终说“什么都别刻”，这
个心理逻辑是通的。

饶有兴味的是，南宋洪适 《隶
释》 记载冯焕阙时特意点明：“在宕
渠冯绲墓前双石阙上，知其为焕阙
也。”这说明冯绲死后葬在家族墓
地，墓前确实有双石阙。但那阙不
是他自己的，是父亲冯焕的。他活
着的时候为父亲立了阙，却禁止子
孙为自己立阙。甘愿让自己的坟墓

“无名”，只让父亲的石阙继续矗
立，这比“立阙”更动人。

我们有理由相信，渠县汉阙群的
集中分布，是古宕渠人在东汉最辉
煌的历史记忆。一座古城、一群汉
阙，完全可以托举起渠县乃至川东
地区文化旅游的美好明天。

■两相对峙

红四方面军进驻川北后，四川军阀田颂尧
正带领33个团在成都帮刘湘打刘文辉，得知后
院起火，犹如挨了当头一棒，惊恐万分。国民
党当局闻讯红军入川，大为震惊，连连电告川
军内部停战言和，迅速组织围攻，共同对付立
足未稳的红军。

1933 年 1 月 27 日，蒋介石委任国民党二十
九军军长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拨给
子弹100万发、军费20万元和飞机4架，命其对
红军展开“围剿”。田颂尧领命上阵，设总部于
保宁县（今阆中市），以副军长孙震为前敌总指
挥，投入 38 个团 6 万兵力分左中右三个纵队，
向川陕苏区发起“三路围攻”。

敌人以左路纵队为主攻，中央纵队和右路
纵队为助攻。左路纵队从南江旺苍坝 （今属旺
苍县） 出发，意在夺取南江，切断红军退往陕
南的道路。中央纵队在恩阳河以西出发，意在
夺取巴中，尔后会同右纵队合围通江，达到消
灭红军的目的。右路纵队在仪陇以北出发，意
在联络中央纵队夺取巴中、直扑通江。盘踞营
山、渠县的川中军阀杨森，盘踞达县、万源的
川东北军阀刘存厚各派部分兵力配合，川西军
阀邓锡侯则以20万元军饷相送。土匪王三春部
也趁火打劫，在后方袭击红军，在简池坝 （今
陕西省镇巴县简池镇）遭红10师29团击溃。

红四方面军入川不久，根据地尚不巩固，
回旋区域有限，武器装备较差，重机枪、迫击
炮在长途跋涉中丢失殆尽。部队数量不多，只
有4个师12个团约1.5万人。面对四倍强敌，红
四方面军总部当机立断，利用川北山高林密、
谷深路险的特点，决定先以少数兵力控制敌必
经要地，构筑工事，节节抗击、消耗、疲惫敌
人，逐步向中心收缩，待条件成熟时，集中兵
力实施反击，粉碎围攻。

红四方面军根据部队正在分兵发动群众所
处的位置，以红 73 师 218 团在南江东北部的碑
坝地区警戒陕西来敌，以红73师和11师在南江
西南部的三江坝（今旺苍县三江镇）、木门（今
旺苍县木门镇） 和长赤 （今南江县长赤镇） 一
带共同抗击敌左路纵队，红12师在巴中及东南
部的曾口场（今巴州区曾口镇）、兰草渡（今平
昌县兰草镇） 一带抗击敌中央纵队和右纵队。
另以红 11 师 33 团在通江、巴中之间的得胜山
（今平昌县得胜镇）警戒来犯之敌杨森部，以红
10师在通江东北洪口场（今通江县洪口镇）、竹
峪关 （今万源市竹峪镇） 一线对付刘存厚部，
掩护侧后安全。2 月 12 日，敌三路纵队开始出
动，很快控制了巴河右岸地区。18日，敌人向
巴河左岸的红军阵地发起全线进攻，“三路围
攻”正式开始。

在巴中，红 12 师先在恩阳河一线阻击敌
人，随后撤至巴中附近，在城郊南龛坡突袭敌
两翼，歼敌1000余人。3月8日，红12师以退为
进，主动撤出巴中，收紧阵地至清江渡一线。
这种主动后撤并非溃败，而是战略收缩，目的
在于拉长敌军战线、消耗其锐气。

在南江，红73师和11师依托险要阵地，顽
强抗击担任主攻的敌左路纵队。红军在侯家
梁、高壁寨、马桑庙、中魁山、长赤坝等地苦
战十日，毙、伤、俘敌 5000 余人。2 月 28 日，
红11师边打边撤，大量消耗敌人的目的已经达
到，主动放弃长池，转战八庙垭 （今八庙镇）。
3月8日，红11师和73师各一部在八庙垭毙敌团
长及以下官兵 1000 余名，缴获大批武器装备。

18日，红73师主动撤出南江城，同红11师收紧
阵地至贵民关 （今贵民镇）、官路口 （今关路
镇）、观光山和大明垭（今大河镇）一线。

3 月下旬至 4 月 25 日，红军主力占领得胜
山、麻石场（今通江县麻石镇）、龙凤场（今通
江县龙凤场镇） 到万源市竹峪关一线阵地。总
的来看，战局呈现对峙状态。其间，敌我双方
均在整顿、补充前线部队，为接下来的战斗做
充分准备。

■多场恶战

4月26日，敌军再次发动猛烈进攻。中央纵
队由巴中经清江渡、右路纵队由曾口场经得胜
山、左路纵队一部由两河口经大明垭，一齐扑
向通江城。

红35团一个连在赵公寨以正面坚守和侧面
出击相结合的战术击溃敌一个团，红11师两个
团在大明垭击溃敌第一师两个旅，红11师一部
在屈家山、红73师一部在黑岩场等地予敌大量
消耗。这些战斗虽规模不大，但有效迟滞了敌
军合围速度，为红军主力调整部署赢得了宝贵
时间。

4月26日下午至27日，杀牛坪 （今巴州区
大和乡界牌村） 战斗打响。敌中央纵队五个团
分路进攻杀牛坪，红12师36团击退敌人在一日
内发起的三次进攻，数次遭遇险情。29 日凌
晨，红33团紧急增援，全面反击，毙、伤、俘
敌15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1000余支。此战不
仅迟滞了西面敌军的凌厉攻势，更有效消耗了
敌军的有生力量。

5 月 3 日，鸡子顶 （今通江县瓦室镇桂花
村） 战斗打响。敌军分两路进攻鸡子顶，红33
团和游击队凭险阻击，敌连续进攻多次均告失
败。这场战斗毙敌200余人，伤敌300余人。

4 月底，钥匙坡 （今通江县春在镇钥匙坡
村） 战斗打响。敌以一个旅的兵力进攻钥匙
坡，红10师200余人和游击队300余人利用已挖
好的环山战壕，凭借手中仅有的少量枪支和大
刀、长矛拒敌。在敌军强大攻势下，红军退至
老嘴、石庙梁、走马岭一带。经5天战斗，歼敌
140余人，随后收紧阵地退至唱歌郎后的麻坝寨
上，据险固守，与敌对峙。这场战斗是军民融
合防御的典范，在装备极端劣势的情况下，红
军依靠地形和工事与敌周旋。

5月初，石婆山 （通江县龙凤场镇龙凤村）
战斗打响。敌人久攻鸡子顶、钥匙坡不克，东
线驻魏家坪的敌人贪功心切，急欲攻下龙凤
场，控制九子坡。此时，驻龙凤场的红28团主
力已东移竹峪关，仅一个排守卫，敌人分两路
攻打石婆山、石公山，企图合攻龙凤场。守卫
龙凤场的红军一面火速到洪口报告指挥部，一
面虚张声势，设疑兵牵制敌人。我方援军到达
进攻阵地后，大雨滂沱，平地起水。次日凌
晨，我军向石婆山发起总攻，被包围的敌人下
令突围后撤，但河水暴涨，难以渡河。红军乘
势追击，歼敌数十人。

5月14日，刘存厚以八个团万余人的兵力抢
占竹峪关、草坝场，意图配合田颂尧部从东线
全歼红军于川陕边境。15日，红10师、11师分
别由涪阳坝、泥溪场、洪口场日夜兼程奔赴竹
峪关，一举占领包台山、佛爷山、亭子庙等险
要阵地。16日凌晨，竹峪关反击战打响。红军
分三路反攻，首先攻击太平山，敌狼狈逃窜，
死伤800余人。红军乘胜追击，击溃刘存厚部四
个团，缴获长短枪近千支，军用品无数。至
此，刘存厚部八个团对红军侧翼的威胁被完全

解除。
竹峪关反击战是重要转折点，为红军集中

兵力进行决战创造了条件。红军大部队集结于
通江北部空山坝、柳林溪至万源竹峪关一线，
在百里范围内的狭小区域集中设伏，一张歼灭
敌主力的天罗地网悄然布下。

■空山决战

“空山战役遗址”位于通江县空山镇龙池
村、中坝村、元山村等地，李先念题写的“空
山战役遗址”碑刻立于其中。1992年6月，李先
念逝世后，根据他的遗愿，他的部分骨灰被撒
放在空山坝北面的黄杨沟。如今，这里建有空
山战役纪念馆。

5月17日，在空山坝一间普通的茅草屋里，
红四方面军总部召开师以上军政领导和部分团
级干部会议，决定集中主力歼灭冒进至空山坝
以南的敌左路纵队九个团，“空山战役”由此打
响。针对敌情，会议决定，红11师由空山坝以
北向敌左侧迂回、断敌后路，红10师、12师主
力由空山坝以东及长坪地区攻敌右翼，红73师
仍坚守大、小骡马及小坎子等阵地，伺机转为
正面进攻。

5月20日晚，红11师33团冒雨从空山坝西
北通过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秘密插入敌军侧
后。次日拂晓，该团向空山坝西南之敌突然发
起猛烈攻击，敌人措手不及，死伤惨重。红10
师、12 师、73 师乘势向敌正面和右翼发起进
攻，将敌左纵队九个团全部包围在空山坝以南
的余家湾、柳林坝地区。激战三日，至 24 日，
毙、伤、俘敌近 5000 人，缴获长短枪 3000 余
支，机枪 20 余挺，迫击炮 50 余门。敌全线崩
溃，中央纵队和右路纵队仓皇撤退，红军乘胜
迅猛追击。

空山大捷后，红军将战役的主动权牢牢掌
握在自己手中，并进入全面反攻阶段。5 月 26
日，红73师收复南江城，经罗家坝 （今南江县
沙河镇） 进抵三江坝附近。红 11 师经平溪坝
（今通江县诺水河镇）、官路口抵达长池附近。
29 日，红 12 师收复通江城，一路向清江渡挺
进，6月5日收复巴中城，攻克恩阳河、直逼仪
陇城；另一路经得胜山、元山场收复江口 （今
平昌县城）。

田颂尧为阻止红军西进，急调后方留守部
队5个团进至三江坝、长池一线。6月10日夜，
红 73 师 217 团两个连袭占敌险要阵地华盖山，
以轻伤两人的代价歼敌500余人。12日，三江坝
守敌一个旅仓皇溃逃，红 73 师乘胜追击。15
日，在旺苍坝将该旅大部歼灭，直逼广元城
下。同日，红11师收复长池、木门，占领龙山
场，直逼苍溪。

6月15日，田颂尧电请蒋介石请求辞去“剿
匪”督办职务，他哀叹道：“尧部苦战半载，官
兵伤亡，已逾万数，其余战士，风餐露宿，手
足胼胝。今者匪焰益炽，我力渐衰，而内战方
殷，莫肯应援，饷拙弹缺，难事补充。”

至此，历时四个月的反“三路围攻”胜利结
束。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写道：“这次
战役历时四个月，我军共歼敌二万四千余人，缴
获长短枪八千余支，机枪二百余挺，迫击炮五
十余门。田颂尧多年惨淡经营起来的实力，被
搞掉三分之一……原想出兵捞点油水的杨森，
见势不妙，赶忙派人和红军联络，想稳住我
军，保住自己的地盘。刘湘集团内部，则爆发
了‘先剿赤还是先安川’的争论。反三路围攻
的胜利，进一步加深了四川军阀之间的矛盾。”


